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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辨識碼以簡單的符號代表複雜的內容, 身份證字號是政府給的人身辨識碼, ISBN與ISSN是圖書館界習用已久的圖書及期刊辨識碼, 在網路的環境下, 我們習慣用URL做為網路資源的辨識碼。

館際合作的基礎是書目資訊, 人工作業時祗書寫必要的書目內容, 已嫌麻煩, 採用電腦作業時, 傳送完整的書目資訊, 徒然佔用頻寬, 浪費網路資源而已。以辨識碼指認特定的文件, 不但有益於館際合作, 也是電子商務的基礎, 很難想像在沒有辨識碼的情況下, 如何傳送特定的書目資訊。

在數位的世界裡, 不祗是圖書館、出版者及消費者需要辨識碼, 電子資源各階段的生產者, 也需要自己的辨識碼, 做為著作權歸屬的依據。除了辨識圖書及期刊外外, 還需要能夠代表圖書章節或期刊卷期的辨識碼, 才能滿足出版者及消費者的需求。

辨識碼本身可以分為有意義與無意義兩類, 無意義的隨機分配辨識碼, 本身不帶有任何訊息, 必須透過集中式資料庫的解讀, 才能夠知道其意義。有意義的辨識碼, 肉眼即可判斷該辨識碼的內容。身份證字號、ISBN、ISSN、URL等都是, 根據既定的規則賦予辨識碼; 以ISBN為例, 第一組號碼是國家地區代碼, 第二號碼是出版社代號等, 似乎是很不錯的辨識碼。

有意義的辨識碼其實也不全然是有意義, ISBN本身無法判斷該作品的語文, 版權轉手後, 舊的ISBN還會繼續使用一陣子, 所以在電子資料交換(EDI)的場合, 即使指的是圖書, 也很少以ISBN為唯一的辨識碼, 必須加入其他的辨識工具。

而且, 傳統的辨識碼機制被批評過於傾向出版者, 消費者及圖書館常常陷在固定的模式裡, 在紙本的世界裡, 或許沒什麼影響, 數位時代浮現後, 內文的著作權變得愈來愈複雜, 紙本的出版者並不一定擁有電子資源的著作權, 無法辨識著作權人的辨識碼, 頓時不受青睬, 逐漸失去舞台。

以URL為例, 為了保持它的有意義辨識碼功能, 必須以較長的格局顯示其意義; 然而, 這樣的系統面對文字、圖片之外的聲音、動畫時, 幾乎無以為繼。所以, 辨識碼的發展方向逐漸從有意義轉向無意義, 先建立全球性的集中式資料庫, 再推動辨識碼的作業。

可是, 在資訊社會全面到來之前, 紙本資料還是人類最信任的素材, 現在就全面採用無意義的辨識碼, 似乎有點操之過急, 很可能因此而喪失部份的文明。在沒有定論前, 因應各種需要, 辨識碼應該還是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, 各取所需。

辨識對象

以出版品為辨識對象時, ISBN或ISSN可能已經夠用了, 出版者及圖書館足以據此判斷出版品的現況。然而, 當消費者需要《紅樓夢》一書時, 期待的內容而不是出版品; 同樣的內容, 換了出版者, 就有不同的ISBN, 或者是內容有出入的版本, 因為是同一家出版者, 所以有了相近的ISBN, 這兩種情況都極易誤導消費者。

音樂作品有作曲、作詞、演唱等著作權人, 單一的ISMN很難指出這些內容。網頁的編製一樣講究團隊合作, 由各個不同領域的著作權人, 共同完成作品, 單純的URL顯然也無法指出這些著作權的內容, 祗能指出網頁的位置。

辨識碼的對象, 已經深入整個作品。以期刊而言, ISSN祗能標示期刊的種類, 卻無法判定其卷期, SICI( The Serial Item and Component Identifier)雖然足以辨識期刊的卷期, 期刊代理商以它處理催缺及補訂的作業, 當成電子資料交換的一環, 仍不適合尋找單篇文獻的消費者。圖書亦然, ISBN僅具備區別整本書的功能, 祗有藉著BICI(The Book Item and Component Identifier), 才能辨識至章節, 或段落及單一的圖表。

內容及章節成為辨識對象時, 傳統的辨識碼, 顯然辭窮, 必須另起爐灶。

辨識方法

以ISBN及ISSN做為交換圖書與期刊書目資訊的工具, 既精確及簡潔; 然而, 進入數位時代後, 以什麼方式辨識電子資源嗎? URL好嗎?

其實, 紙本時代的ISBN與ISSN也有很多不便之處, 祗是資料的量沒那麼大, 也就沒人在意它。URL是電子資源的辨識碼之一, 雖然使用範圍很廣, 其實祗是不得已的勉強選擇。

URL本身標明電子資源的位址, 無法指定電子資源的內容, 同樣的位址可能在不同時段被擺上不同的內容; 相同的內容也可能同時置於數個不同的位址。

為了在兼顧著者、編者、消費者的權益, 並考量作品的多樣性, 產生若干更精緻的辨識碼, 它們從功能導向出發, 揚棄傳統的有意義辨識碼觀念, 兼容亂碼的緊湊性及安全性。

期刊暨著者辨識碼(Serial item and Contribution Identifier, SICI)於1991年被指定為美國國家標準之一, Z39.56。可同時辨識卷期及著者, 可以用萬國碼印成條碼型式, 在期刊代理商及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裡, 逐漸受歡迎, 甚至成為URN系統的一部份。

圖書暨章節辨識碼(Book Item and Component Identifier, BICI)可視為圖書版的期刊暨著者辨識碼, 不僅可供辨認章節, 連導論、序言、跋、書目、索引等都有獨立的BICI; 百科全書或名錄裡的款目, 非文字型的插圖、地圖、圖表, 也可以用BICI辨認。這套系統有大英圖書館及英國圖書協會支持。

純供電子資源使用辨識碼, 首推網頁用的URLs, 網際網路工程小組(IETF)積極研發的URNs, 以辨認電子資源的內容為準。至於OCLC建議的PURL, 以集中式的資料庫為基礎, 轉換為資料在網際網路裡的實際位址, URL; 有點像是電子郵件及網頁的轉址服務, 不論實際位址在那裡, 都可以由一個轉址來代表。

美國出版商協會(AAP)研發的數位物件辨識碼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, 是最被看好的電子資源辨識碼之一, 它與URNs相容, 有點類型PURL的做法, 由集中式的資料庫支援。

以D-Lib Magazine這份電子雜誌的2000年7/8號目次為例, 它是第六卷7/8月號, ISSN 1082-9873, URL是http://dlib.ejournal.ascc.net/dlib/july00/07contents.html, 全球有數個鏡射站, 臺灣的中央研究院也是其中之一, http://www.dlib.org/dlib/july00/07contents.html。透過DOI基金會的轉換系統, 祗要指明其DOI辨識碼是10.1045/july2000-contents, 就可以找到該號的目次。每篇文章都有獨立的DOI。

結論

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, 很難想像有一套可以面面兼顧的電子資源辨識碼, 祗要看看ISBN在臺灣的圖書行銷通道裡不受重視的現況, 就可以明白辨識碼的推廣是很不容易的工作。除了系統本身的穩定性之外, 還涉及商業的運作, 祗有具備實務效果的系統, 不一定是最好的系統, 才會成功, 就像URL一般。

另外, 費用也是個問題, ISBN及ISSN是免費的, 幾年前聽說大陸有販賣ISBN的情事; URL裡的領域名稱, 需要登記費及年費, DOI的刊物登記費是一千美元。
